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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的特質 
宏智居士       口述 

弟子智擇、妙化抄撰 

 

    談到佛法，最不被瞭解偏偏又常常被提起的就是禪。它不能被了解

的主要原因，在於一般人對原始的禪不了解。禪發源於印度，剛開始就

是一種冥想，經由冥想產生出來的智慧語，通常就叫做禪。禪的本質是

空，腦子裡沒有什麼雜念是禪最基本的一種概念。如果有雜念，甚至存

有語言文字，或是一些過去的雜想，就不是禪。傳入中國之後，中國人

把它再發揮，除了原來靜態的冥思之外，在動中，或有雜念，它也可以

是禪。只要腦意識能安然，禪就會發生。 

 

    早期有小乘安般禪。原始佛教中，雜阿含所教的即屬於安般禪。安



 2 

是安定的意思，般是出入，安般禪也就是止息。止息不是止掉呼吸，而

是指平穩安定的息。它又叫阿那托那，就是一出一入的呼吸，在一出一

入之間安然就是止息。早期的禪是指在靜思中產生的智慧。所謂智慧是

指靜下來之後，在念與念之間迸發出來的。這個跳躍出來的智慧，已不

是現世的排列組合，是安然呼吸的時候產生的。禪需要先求離世解脫才

可能產生，也就是離開世間煩惱雜想才能進入安然的境界。如果把安般

禪比擬世俗的生活，遇到問題先沈靜下來思考而獲得解決的方法就是安

般禪。比如孩子想要向父母要錢買糖果吃，他會先靜靜的思考如何說服

父母給他錢，這個在一呼一吸之間產生的集思就稱為安般禪。 

 

中國本身有一種醬缸（沈）文化，沈久了也像安般禪一樣能產生智慧。

醬缸文化發展出來的醬缸智慧，具有簡、拙、樸、老、重的特質。簡是

簡單、單純；拙是笨拙、不善於表達；樸是樸實自然；老是能沈住氣、

集思廣益，不急於顯露；重則是穩重，經過沈澱、集思之後，已經不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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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開始那麼單純，還蘊含其他的意象，因此顯得重。中國的文化藝術（例

如圖騰、象形文字），初期都很簡單，看似拙拙的又不細緻，但能有樸

實自然的韻味。由簡樸拙再要進至另一種境界需要長時期的醞釀，所以

顯得老。到了能成熟表達的時候就會顯得很重，很有分量。例如中國畫，

簡單幾筆就能表達豐富的涵意。 

 

    禪與中國文化融合之後，已具有重的特色，與早期的印度禪不同。

印度禪以冥想為基礎。因為印度人一直想回到天，不安住在人間，所以

怎麼想都是輕輕的。中國人不想回到天，天幾乎就含在人之中。隋朝時

期，有個印度僧人到中國，中國僧人問他什麼是涅槃？他回答：不生不

滅。中國僧人告訴他：你還未到。印度僧人的一個弟子覺得很詫異，他

的師父證量已經很高，佛法又是從印度傳來，這個僧人怎麼說師父還未

到，就追出來問。中國僧人告訴他，你師父講的是佛果，眾生哪有果位，

哪有不生不滅。應該由因地來說才對。所謂涅槃，一微塵空，故無眾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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塵；眾微塵空，故無一微塵。 

 

    這個中國僧人對涅槃的解釋，比印度僧人更上一層。他不談果位，

以因地的人為主體來講。如果我這一微塵空，那我看出去也空，所以就

沒有眾生；既然所有眾生都空，當然就無一微塵，也就沒有我這一個眾

生。總括而言，就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譬如一個

人有很多煩惱，這個人就是一微塵，很多的煩惱就是眾微塵。如果這個

一（人）沒有了，無量的煩惱也就消失了，所以一即一切。反之，如果

無量的煩惱沒有這個一（人），無量煩惱也沒有了，所以一切即一。中

國人把涅槃的意義反思，不單只是依循著字義。反思之後再從因地的人

表現出來。這是中國文化重的特質，也是中國禪的特色，五祖、六祖及

其他很多祖師受法時在在都表現出這樣的特質。 

 

    五祖的前身是栽松道人，想隨四祖道信學佛。四祖說他太老，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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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了也不能再傳法，因此他就投胎再來。當他還是孩童的時候遇上四

祖，四祖問他姓啥，他說：我沒有姓，若有姓就不是恆常性。四祖再問

一次，他回答：是佛性。小孩子就能這麼直接，即使對佛、長者、僧人

也沒有上下階級的分別。六祖也是如此，初見五祖時即說要成佛作祖。

五祖說他是南蠻人，沒有知識，還想成佛？六祖答道：人有南北，佛性

不分南北。因為中國人有這種醬缸的特色，沈到最後，不發則已，一發

出來就很重、很驚人。 

    五門禪在隋朝之前就已存在，它已經是略具大乘精神的禪法。五門

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。當時後期禪學也已傳入中國，後期禪學與

印度的密教乘有些近似，有五方、五佛，再加上中國的五行學說，禪修

者不僅思索自身的煩惱，也開始體驗自身與宇宙的關係，靜修時關起五

根，完全用意念佛。 

 

    念佛禪是慧遠禪師所提倡的。他被稱為淨土宗的第一代祖師，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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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他在廬山結蓮社時完全以唸佛為主。但他是禪修者，只是無法像後

來的禪宗祖師完全以禪示眾。這種融合念佛及靜思的修行法門，就稱之

為念佛禪。 

 

    什麼叫做實相禪呢？實相就是瞭解佛的根本。實相禪乃隋朝天台宗

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文、慧思，由體悟法華經的一行三昧，提出以戒定慧

三摩缽提為主的禪法。他建立了實際的修行次第：依循釋迦佛制訂的戒

律，由戒定慧三摩缽提漸次到達禪。實相禪已經包含前面所提到的幾種

禪法，例如怎麼止息，怎麼念佛作觀。後來智者大師又揉和中國的特色，

提出釋禪波羅密，實相禪至此確立。天台宗是中國立禪的初階，之前的

禪法都比較類似印度禪，主要以靜慮、冥想來對治煩惱和妄念。 

 

    到了菩提達摩行「以教觀心禪」，依聖教觀心，謂之以教觀心禪。

聖教都有一個經教—楞伽經（五祖改用金剛經），但不完全祇是依著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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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（語言文字，即聖言）。梁武帝問達摩：我造了很多寺廟，又供養僧

眾，到底有沒有功德？達摩說：沒有功德。武帝又問：那我是誰？達摩

回答：不認識。達摩把佛陀流傳下來的布施、供養等聖言都抹殺了，再

完全以教（方法）去傳心。傳心就是觀心，但是惹了很多人不滿，以為

是邪魔外道。因此可以想見當時達摩並不為人所接受。當他走到嵩山少

林寺，就在那裡面壁九年，之後傳法給惠可。惠可也與達摩一樣，不以

聖言，完全從自性出，同樣引起很多人不滿，後來被毒死。三祖僧燦本

是個居士，有次惠可問他：你有沒有得我的精髓？他答說：一點都沒有

得。簡直與達摩回答梁武帝我不認識你一樣，同一個鼻孔出氣，是個僧

寶，所以允許他出家，法名僧燦。這並不是惠可特別為他取的名字，如

同馬祖道一取丹霞天然禪師的名字一樣。丹霞自外參學回來，進到寺廟

就直接騎在佛像上，一點都沒顧忌，真是天然之子，所以法號天然。這

些都是禪的表現。禪是通暢無礙的，若有佛，都已經是障礙。即心（我）

就是佛。既然即心便是佛，本來也無佛無眾生；既然無佛也無眾生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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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可能有煩惱。凡是非佛的通通都有煩惱，不是本然。說是佛，是指

因地成就佛因，而非佛果。 

 

    佛證悟後說眾生本然是佛，祇因一念執著顛倒妄想不能證得。這句

話不是說佛成就之後，又一念迷變成眾生，而是指眾生佛性，本來與佛

無二無別。但是因為眾生執我，被他人一句話就勾起眾生的因。那要怎

麼放掉執著呢？放掉這個又起了那個，不迷世間又迷出世間。而禪宗祖

師沒有佛也沒有眾生，佛是什麼不知道，念一聲佛要漱口三次。既沒有

分別，怎麼不是佛？這就是佛的因。所以，是不是要真正了解佛也好，

眾生也好，山河大地也好，與你到底有沒有差別？說有差別就是眾生，

沒有差別即是佛。可以是樹；可以是風；也可以像虛空，一物也無；也

可以是山河大地所有的一事一物，因為所有的緣起畢竟是空。所以一微

塵空，也就沒有眾微塵。了解這一微塵本就在那裡，所以不會執著。如

果有一個念，接下來就會衍生二三四念，一直擴展，就會產生無邊的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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惱。假如開始就沒有，連無量無邊的沒有也沒有，這就是智慧。既沒有

佛執也沒有眾生執，心即是佛，就不會有煩惱，可以像佛一樣造就無量

無邊的功德，也就是荷擔如來家業。即使有煩惱，也不承認這個煩惱是

煩惱，是渡盡眾生。渡盡眾生是因緣渡盡，不是真有眾生可渡。因為我

因緣存在，所以我看眾生有煩惱。因此是因緣而有煩惱，因緣而化渡眾

生；因緣滅了，就沒有了。我空故所有眾生空，我不空當然所有的眾生

都不空。地藏王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，地獄有沒有空呢？就他而

言已經沒有地獄眾生，他久遠之前就已證得，只是因緣示現化身渡化眾

生。只要心像地藏王菩薩一樣，行像地藏王菩薩一樣的功德，就是地藏

菩薩的化身。這是一種心的託付，如同佛告訴某某菩薩要諦聽，諦聽之

後要善付囑諸菩薩。這不是因為菩薩有煩惱，而是因緣眾生有煩惱，所

以代眾生問佛。所謂代，僧寶代佛受皈依，並不是那位出家眾可以有這

種皈依，他是代佛受皈依。果位佛是不動，所有的相都是應化的現象，

應化就是代替。就如同兒子代替父親出席社交場合，父親會殷勤交代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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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什麼事要小心，叮嚀他不要出洋相。佛囑咐菩薩也一樣，要菩薩不要

講錯了，也不要動念讓眾生迷惑。 

 

    一次某某天女入定，文殊都沒有辦法讓他出定。這時不能說：文殊

這麼高的智慧都不能讓他出定，一定入了很深的定。其實是只有一個人

契合他的因緣，能讓他出定。同樣地，釋迦佛徵詢很多菩薩及弟子，去

探望維摩詰居士的病，當時沒有誰敢去，因為他們過去講法時，都曾被

維摩詰居士破叱過。後來文殊去了，文殊問他什麼是不二法門，他不理

不睬。這個示現就是要破一切的法。為什麼說是破一切的法，法本無法，

當佛付囑法的時候，他何曾有說法。付法這個現象已經是正確的，再執

這個現象就不對了。這個道理看似很抽象，其實很簡單。這也是一般人

對禪最好奇，但也是最不了解的地方。一般講禪的也只是依一個公案講

講而已，參一個無字，什麼乾屎厥、麻三斤、庭前柏樹子啦！禪師的對

應總是高反差。問這個，他答那個。他不是答非所問，而是要引機，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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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問的答案就在你問的語言裡面，他用你問的語言來回答你問的問題。

例如學僧問如何是佛，他不回答。問的人好奇了，再問：是不是丙丁童

子來求火？禪師回答：不是。問者這時起了很大的疑情，怎麼不是呢？

這是他很深的體悟啊！本來想走了，又想想，他應該知道的。就再問：

什麼是佛？禪師開口就答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用他的話來回答他。如果

是一般的出家人可能會認為這個禪師神經有問題。這不是我剛說的嗎？

還拿來對我說，這能叫禪嗎？事實上執你認為對的為對就是錯。他把你

的話語變成他的話語，讓你產生一個體悟，原來你和他是一樣的，你的

體悟和他的體悟沒有差別。有差別的是來自心理作用。 

 

    傅大士說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本來人從橋上走過，應該是水

流橋不流，但因視覺網膜的作用而產生相反的感覺。例如你與他人搭同

一部車，車動時你不會覺得那個人是動的。當你坐在火車裡，停在旁邊

的另一列火車開動了，你會感覺是你坐的這列火車開動了，這是因為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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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物質色身，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，你的視覺網膜與你的意識，事實上

是顛倒的。所以，當你覺得某人刺傷你，讓你難受，其實是自己讓自己

難受，有時別人無心的一句話，可能讓自己氣上老半天。所以要先人空

我空，則十方宇宙都空；人不空我不空，則十方宇宙就都不空。禪宗與

淨土宗已經把佛法，化到很簡單，你可以都不懂佛學，只要保持在雜念

與非雜念之間撞擊之後產生的那種不是應該執著，也不是不該執著的感

覺。那種感覺就是禪的第一個特質。 

 

    西方人比較難學禪，因為西方傳統是從神學開始。中國人沒什麼傳

統神學，不會太服膺於一個最高權威，一旦出現最高的權威，他會硬是

把他撇開。天高皇帝遠，管他誰作皇帝。中國人很能適應環境，對於生

活周遭的人事物，久了就習慣了，所以很能安止，這個特質就很適合禪。 

 

    但是現代的中國人（尤其是台灣人）對傳統文化的本質並不是很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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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。這些早期遷徙來台的大都是為了謀生。不太重視舊的文化傳統。後

來又被日本占領，忙雜的生活讓他們沒有閒暇靜靜地思考，所以台灣人

對宇宙思維法則比較弱，無法像大陸北方人只要投入少許的時間工作，

其餘的時間可以用來思考。因此，台灣在文化的深層度上就弱了些。 

 

    早期台灣佛教普遍偏向燒香拜拜的層次，不管從印度來的或是連怎

麼來的都不知道的通通照拜，反正有求必應就好，求的只是現世的安

穩。現在很多出家人，出家的理由是：社會敗壞、亂象不斷，唯有佛才

能救渡這個現象。至於佛在哪裡？佛是如何都不清楚。即使大學畢業，

有很好的知識程度，但是對佛根本就沒有程度，不懂就是不懂與學位沒

什麼關連。至於大陸，雖然教育程度未必比台灣高，但是他們有傳統精

神。以普通話（國語）來講，台灣人講的國語含著很多日本腔、閩南腔，

語音比較複雜，北平話則還保有北方腔。雖然思考語言的由來不一定就

能有智慧，不過在無形中，語言有輕重音，輕重音會影響人的肢體與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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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。南方的語音比較輕，北方的語音比較重，語音重的身體比較能忍。

一般說來，人的思維是很雜的，要是語音又不重的話，語言會與思維一

樣雜。在印度，修行人教導小孩子學梵音，唸一個嗡或阿或吽字，一定

要從他的身體去糾正，直到念準了為止。中國人則祇會教小孩子跟著

唸，唸久了自然就會了。這種方法比較有想像空間，留有餘音自己去體

會。 

 

    印度的語音著重在天，不著重在人，開始就教「嗡」音在天上。中

國的禪著重在人，天上是人，地下是人；也就是整個自然。發展到六祖，

根本不講什麼釋迦佛之前，也不講成就以後，把所有的語意都被除掉。

比如問說：如何修行佛法？他說：面南看北斗。面南能不能看北斗？當

然眼根（睛）不能看，但是眼識可以看。就是要用心看，不是停留在眼

根。就好比要聽語言背後，不是聽語言出來之後的意思。所以參父母未

生之前是什麼面目，如果是語言之後，那還用參嗎？是鬼、是中陰身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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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什麼好參的。其實是參父母未生之前你在哪裡。若是說在這裡，既然

已經在這裡了，還用參嗎？說不在這裡，沒有在這裡就不會生下來。生

下來，就是有，但有在哪裡呢？如果按照宗教知識講，就是鬼嘛！幹嘛

參？有業障便生下來，不是你欠父母，就是父母欠你。學佛需要了解佛

的根本。中國佛法發展到現在，普遍為人所知的只剩下禪與淨土，但一

般人對這兩者的了解很籠統。祇知道淨土就是唸，唸到往生極樂世界。

禪就是參，參到杯子掉地，　噹一聲證悟成佛。這些都是想像，過去雖

有這些現象，你就一定會這樣嗎？不一定的。 

 

    業障的觀念需要修正。所謂業，事實上就是對外緣的糾纏。糾纏不

放下，當然就有業，就是所謂的業緣。業緣很難說是善業還是惡業。善

惡業是世俗的說法，我欠你一斤，要還你一噸，這就是所謂的善惡果報，

是累積的。其實業不是累積，業是變異的。業成熟之後，原來小的可能

變大，原來大的可能變小。比如說我欠你一斤，但是平常並不特別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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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與惡，慢慢地一斤可能變成一兩，一兩變成沒有，到最後根本不認識

你。既不認識你，哪裡會覺得欠你。不是眼睛不認識你，而是腦意識裡

幾乎是沒有了，看到你根本不認識你是誰，能認識的都是業。所以對周

遭的人事物，如果都用眼根看，再用意識判別，沒有業也會形成業。因

此只有了解業的本質之後，才可能轉化成沒有業。沒有人我的觀念，一

微塵空，不會有眾微塵。執著，不是需要用什麼東西或方法去掉它。若

問怎麼念佛才會不執著？怎麼念佛都還是會執著，只要有方法都還是會

執著。只有在腦意識裡，根本沒有任何事情，不是對錯，不是累積。見

不見是因緣見，因緣不見。因緣有，也就因緣沒有。既是如此，也就不

會執著任何相、任何事或任何人。這樣才是正見、正語、正思惟、正命、

正業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，才合乎八正道，也才具有禪的第一個基本

因素。 

 

    禪是一種靜，靜的本質是空，有空才有所謂的靜。第一個本質是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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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有禪，才能說無佛無眾生；什麼都不執，才能說無佛無眾生；什麼

都不執，才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 

    禪由六祖以後的祖師禪，到後來的兒孫禪，漸漸又退回去了。六祖

的現象，六祖弟子的現象，都很不錯。後人把他們成就以後的現象拿來

當公案，做比照，想要以這種方法進入。這好比學佛要像釋迦佛一樣跟

六師外道學。他能成佛，你就不能。學他只會學死，不能盡像。要學佛

就是要不學佛才能學佛。不是跟著佛做，而是跟著佛成就的義理做。已

成就的，沒有住心，所以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一句都沒有講。但又不能

說他沒有講，也不能說他有講，這裡就是禪的特質。能知道這個法則，

修行才能真正有一個根源。不管修有修空，才能真正有實際相出來，實

際相無相。 

 

    以禪來講，沒有智不是禪，非禪不是智。有禪就有智慧。智就是因，

有一個基本的因，才可能有空的現象。所以要空必然要先依一個有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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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先要有集思。淨土與禪，就是有和空。淨土為有，禪為空。淨土為

理，禪為事，這就是所謂的禪淨雙修，也即是所謂的理事圓融。有理才

能有事，才能空。沒有理，事不能空。這個理，就是有。有理之後，才

能圓融，圓融就是絕對的真理，求一個絕對的真理—真善美，才有絕對

的真善美，要不然不會有絕對的真善美。淨土宗的「淨」就是清淨，清

淨必然是為一個不清淨的，才有淨土。禪也有淨土，但他不講淨土，所

以他是空，要有淨土必然有一個理則。空一定先從事入，理才生，這個

理也就是智。在理有的時候不會有智慧，到了禪才會有智慧。所以淨到

最後能空，也就是心淨才能國土淨的時候就有智慧，一開始就有所謂空

的智慧，到最後沒有智慧就是所謂的淨，禪淨皆有。 

 

    所以延壽禪師才說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。有禪又有淨土，像

帶角虎一樣，甚至成為人天師。如果有禪沒有淨土，十人九人差。有禪

沒有淨土，容易變成狂禪。也就是說，沒有理的空，沒有根由的空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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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有九個會出問題。但是如果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。沒有禪沒關係，

萬修萬人去，比較保險。 

 

    禪就是要能靜，靜坐不執於坐，要真有靜象的本質，才是真的靜坐。

倘若在雜念中並不覺得有壓力，也是禪，所以語默動靜皆安然即是。沒

有壓力，就是無礙。無礙就像陽光普照一樣，它就是禪。有壓力的話，

當然會壓扁，圓球受壓，是會破的。 


